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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屋面的转折处或屋面与

墙面等的交接处，在屋面工程中是一个关键

部位，由此产生了屋脊，着意使用瓦（或

砖）、灰等材料做成砌筑物。除了具有防水

的功能以外，屋脊很早就开始具有一定的装

饰作用，并由此引发出一定的等级意义。一

方面，屋脊勾勒出了建筑的整体轮廓，有较

强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随着古代建筑的

发展，逐渐在屋脊上施用兼具构造和装饰功

能的脊饰[1]。以往学术界在讨论古代建筑上屋

脊的装饰时，往往把鸱尾（吻）、脊兽、雕

塑等合称为脊饰，并引起了较多的关注。具

体到屋脊脊身的装饰，以往研究着眼较多的

也是明清时期屋脊上施用的雕塑。但除此而

外，屋脊脊身的处理及用色等也是屋脊装饰

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屋脊本身的装饰问题，特别是明清

以前的屋脊装饰，以往学术界关注较少，之

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古代建

筑屋面经常因破损而进行修缮，瓦件多经替

换，早期构件与做法不易保留，因此残存地

面建筑上明清以前瓦件保留到现在的实例相

对较少。其二，考古发现的瓦件多是建筑坍

毁后的遗存，又经过长时期的地下埋藏，再

加之瓦件上的营建和装饰痕迹较为脆弱、不

易保存，除非是琉璃瓦件，否则即使发掘出

来也难以引起注意。基于此，本文拟梳理相

关考古、建筑和文献、图像资料，对宋元时

期流行的墨煤染脊和泥脊白道等屋脊装饰做

法略作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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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资料所见墨煤染脊与
泥脊白道做法

近年发现的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是一处

重要的金代遗址[2]，发掘者认为其是金章宗

时期营建的泰和宫。该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制

条子瓦，窄长条形，两侧内切，瓦上有白灰

痕迹，脊上边缘露出部分涂墨（图一）。这

类条子瓦是用于垒砌屋脊瓦件中的一种[3]，

其一侧涂墨的做法即应是文献中所记载的脊

身装饰做法之一。

北宋时期官方颁定的建筑专书《营造法

式》中较为集中地记载了有关宋代屋面的部

分做法，其中瓦件被分为素白、青掍和琉璃

等几个大类。但《营造法式》对屋脊脊

身的装饰没有系统的记载，相关内容散

见于各卷中。

卷十三《瓦作制度》“垒屋脊” 

条：

“凡垒屋脊，……正脊于线道

瓦上厚一尺至八寸……线道瓦在当

沟瓦之上，脊之下……令合垂脊

瓦在正脊 瓦之下（原注：其线道

上及合脊 瓦下，并用白石灰各泥

一道，谓之白道）”[4]。

卷二十六《诸作料例一》“瓦作” 

条：

“泥脊白道，每长一丈，一斤

四两。用墨煤染脊，每层长一丈，

四钱”[5]。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确认，素白瓦

屋面垒脊完成之后，在脊上（包括鸱

吻、火珠上）以墨煤进行刷染[6]，使其

通体呈现黑色；并在合脊筒瓦下、线道

瓦上用白石灰泥出白道[7]。这两个具有

装饰性的工序，即“墨煤染脊”和“泥

脊白道”。上举太子城遗址出土脊瓦上

所见的涂墨做法，应就是“墨煤染脊”

工序。

传为赵佶所绘《瑞鹤图》中表现的北

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所见宣德门门楼主

体为一单檐庑殿顶，屋顶用筒板瓦，傅熹年

在分析该画所见建筑形象时，认为（门楼）

“瓦件均作绿色，表示用绿色琉璃制成”，

并“叠瓦为脊”[8]。结合该图像中屋脊上勾

勒出平行的线条，傅先生的观察应是准确

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叠瓦为脊的屋脊脊

身上还绘出横向通长的白色线条（图二）。

乔迅翔即已指出白色线条应为《营造法式》

中记载的“白道”做法[9]，这一看法是有道

理的。

表现类似做法的宋代绘画还有现藏北

京故宫博物院的张择端本《清明上河图》，

图一  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出土陶脊瓦
（照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信先生提供）

图二  《瑞鹤图》中的建筑形象（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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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卷中大量建筑屋脊绘为

比屋面颜色更重的深灰色

或黑色，并在屋脊上绘出

明显的白道。如该画卷中

所绘城门门楼，为一面阔

五间、进深三间的单檐庑

殿顶建筑，正脊、垂脊即

表现出墨煤染脊与泥脊

白道（图三）。一般认为

《瑞鹤图》或非出自徽宗

之手，可能为当时画院

名手代笔[10]；《清明上河

图》学界则多倾向认为系

徽宗朝画院画家张择端所

绘[11]。若然，则二卷画家

可能皆具画院背景，按当

时画院和画学制度，应对

建筑细节及其相关制度颇

为了解[12]，所以二图所见

的建筑细节应当是具有一

定可信度的[13]。

表现这种墨煤染脊和

泥脊白道的做法，在宋元

时期的绘画和壁画材料中

较为多见。绘画材料如现

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传为李唐所绘《晋文

公复国图》中所见建筑形

象（图四），屋脊露出一

角，但表现较为细致，歇

山屋顶垂脊端头用兽头，

垂脊、戗脊脊身表现为深

灰色，应即墨煤染脊，

并在脊上描绘出白道做

法[14]。现藏台北故宫博物

院李嵩款《朝回环珮图》

中，刻画建筑形象颇为

细致[15]，是较重要的一副

界画[16]。该画所见屋脊也

图四  《晋文公复国图》中的建筑形象（局部）

图三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楼建筑（局部）

图五  《朝回环珮图》中的建筑形象（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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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深灰色，应即墨煤染脊，

其上除白道外，还可见更为细致

的附加装饰（图五）。这类表现

在元画中亦常见，简略者，如现

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

钱选《王羲之观鹅图》中所见形

象；繁复者，则如传为王振鹏、

夏永等一派所绘界画中的形象。

壁画材料中以高平开化寺

大雄宝殿壁画年代较早，该殿北

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施柱

兴工，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

土木工程告竣，绍圣三年（公元

1096年）壁画完成[17]。该殿内壁

均满绘壁画，界画精工，可做参

考。其中屋脊不少表现出白道做

法；此外，鸱尾、屋脊端头和脊

身等处，使用贴金的方式表现

（图六）。尽管壁画中贴金部分

曾遭人为刮去破坏，但根据残存

情况仍可看出脊身贴金做法应表

示脊身上还有其他附加装饰。此

与前述《朝回环珮图》所见有相

似之处，类似脊身上表现附加装

饰还见于山西繁峙岩山寺南殿壁

画[18]和敦煌石窟西夏时期的壁画

中。较为繁复的现存建筑实例则

可见于元代建筑山西芮城永乐宫

三清殿脊身装饰，已使用琉璃脊

筒，并在脊身两侧堆塑出菊花、

莲花、龙凤、牡丹等[19]。石窟壁

画可以安西榆林窟第3窟壁画为

例，该窟窟室经变画中表现大量

建筑形象，勾勒细致。经变画中

各建筑屋脊均表现为黑色，脊身

上亦绘出白道和不同样式的附加

装饰（图七）[20]。壁画中表现白

道的做法还见于山西芮城永乐宫

纯阳殿壁画等[21]。

图六  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西壁壁画（局部）

图七  安西榆林窟第3窟西壁壁画（局部）
（采自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163，文物出版

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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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琉璃瓦件所见
宋元建筑屋脊用色

《营造法式》卷十五

《窑作制度》“琉璃瓦

等”条记载了琉璃瓦屋面

瓦件的做法：

“凡造琉璃瓦等

之制：…… 瓦于背

面，鸱、兽之类于安

卓露明处（原注：青

掍同），并遍浇刷。

瓪 瓦 于 仰 面 内 中 心

（原注：重唇瓪瓦仍

于背上浇大头，其线

道、条子瓦，浇唇一

壁）”[22]。

这条记载说明了琉璃 

瓦件在制作时施釉的部位，关于屋脊部分有

两点信息值得注意。一是垒脊瓦也施釉，说

明屋脊可以利用琉璃瓦件本身的色彩进行装

饰；二是包括垒脊瓦在内的各类瓦件，施釉

的部分均集中于露明处，具体到线道瓦和条

子瓦，施釉的重点部位是瓦件的侧缘等局

部。这表明琉璃垒脊瓦件所具有的装饰特

征，与前举太子城出土素白垒脊瓦类似。这

类琉璃垒脊瓦已在渤海上京城、元上都、元

中都、西夏陵等遗址出土，形制较为相似，

其突出特征是垒脊瓦瓦背凸面一侧的局部、

侧缘和一端施釉（图八）。这样的施釉方

式，是为了使垒脊瓦中的条子瓦施釉的侧缘

和线道瓦施釉的凸面及一侧露出，从而达到

装饰屋脊的效果[23]。

元代考古发现和现存地面建筑实例中，

屋脊琉璃瓦件的釉色也值得注意。考古发现

如元中都宫城南门遗址所见琉璃瓦件，合脊

筒瓦为绿釉，条子瓦为绿釉，线道瓦为黄

釉，当沟瓦为绿釉；宫城西南角台遗址所见

情况类似，条子瓦为绿釉，线道瓦为黄釉，

当沟为绿釉；宫城一号殿址亦相类，条子瓦

为绿釉，线道瓦为黄釉[24]。从元中都已发掘

的这几处遗址来看，屋脊瓦件用色表现出较

强的一致性，应反映了当时官式建筑琉璃屋

面的通行做法（表一；图九）。

类似做法也见于现存地面建筑实例，山

西省芮城县永乐宫元代建筑纯阳殿的屋脊同

时使用了琉璃脊筒子和垒脊瓦。其中，各脊

所见合脊筒瓦为绿釉琉璃瓦件，垂脊所用条

子瓦为绿釉，线道瓦为黄釉，当沟为绿釉。

琉璃瓦用色组合与元中都遗址所见颇为一

致[25]。永乐宫建筑也具有官方背景，是元代

官式建筑的代表[26]，故其屋脊各部分琉璃瓦

件的釉色与元中都遗址相一致，当不是偶然

现象。这丰富了我们对元代建筑屋面用色规

律与制度的认识。

条子瓦瓦背

线道瓦瓦背

条子瓦内面

线道瓦内面

图八  元中都宫城西南角台出土条子瓦及线道瓦
（采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元中都：1998—2003年发掘报告》彩版一八九，

文物出版社，2012年）

表一  元中都遗址出土瓦件釉色统计表

元中都遗址 合脊筒瓦 条子瓦 线道瓦 当沟瓦

宫城南门 绿釉 绿釉 黄釉 绿釉

宫城西南角台 — 绿釉 黄釉 绿釉

宫城一号殿址 — 绿釉 黄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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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    论

本文从考古发现的遗物和现存地面建筑

实例入手，结合文献的记载和图像的描绘，

对于宋元时期屋脊脊身装饰，特别是墨煤染

脊与泥脊白道的做法进行初步的分析。在对

中国古代瓦件的研究中，将上述几方面资料

做有机的结合，并准确地加以辨析，是进一

步深入和拓展研究的切入点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进展，

也将对古代建筑的调查和修缮、考古遗物的

清理与报道提出新的要求。在调查、测绘、

记录古建筑瓦件时，应更加注意相关细节，

做好文字、图像和测绘记录，多绘制相应大

样图纸。在考古发掘中，有必要加强对各类

瓦件及其在制作过程、营建过程遗留痕迹的

甄别。以往考古报告中对本文所讨论墨煤染

脊和泥脊白道作法的瓦件报道较少，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对这类瓦件在营建过程中留下的

遗痕辨识不足。如泥脊白道容易和瓦件上的

其他白灰等黏合料混淆，墨煤染脊痕迹容易

被破坏或在整理工作中被清洗掉。另一个重

要原因则是以往的考古报告在报道材料时更

重视瓦件形制，而对瓦件在加工制作或营建

过程中遗留的痕迹报道不充分。

更进一步说，

对屋脊装饰发展演

变的进一步研究，

也可为仿古建筑设

计和新建筑创作提

供参考资料。
附记：本文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隋唐宋元时

期瓦作遗存的考古

学研究”（批准号

18CKG019）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合脊筒瓦

条子瓦垒脊

线道瓦

当沟

图九  元中都建筑遗址屋脊用色复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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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技术》2007年第3期。关于“白道”，潘谷

西等也曾根据文献指出：“在线道瓦上部及垒

脊瓦上部与合脊筒瓦相交处，各用石灰泥出一

条白线，称为‘白道’，目的在于加强脊的水平

方向的划分，以避免笨拙感”（参见潘谷西、何

建中：《〈营造法式〉解读》第163页，东南大学

出版社，2005年）。

[10]	� 同[ 8 ]。

[11]	� 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

录》第1～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2]	� 方闻著，李维琨译：《超越再现：8世纪至14世
纪中国书画》第139～19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3]	� 不单是屋脊部分，二图中所见木构与瓦件的细

节，多与《营造法式》制度相合。以瓦件为例，

《清明上河图》中门楼垂脊上使用迦陵频伽，

二图门楼垂脊上均施偶数蹲兽（不含迦陵频

伽），都符合《营造法式》所记制度，是宋代流

行的做法。又如，二图中正脊两端皆施鸱吻，

形态颇为类似；垂脊端头均安具有典型宋代特

征的兽头。有关此二图中所见建筑的具体情况

及其反映的制度问题，已超出本文讨论范围，

容另文详述。

[14]	� 学界目前对《晋文公复国图》卷的绘画及卷中

《左传》书法的作者尚有分歧，但近年的讨论

基本认可该卷为宋画，可参看王连起：《李唐

〈晋文公复国图〉考辨》，《紫禁城》2015年第

9期。以方闻为代表的研究者提出《晋文公复

国图》属于南宋时期“历史绘画”的一部分，

表现主题与南宋初年的政治现实有很强的关

联性，尤具启发意义。参看方闻著，尹彤云译：

《宋高宗与历史绘画》，见《宋元绘画》，上海

书画出版社，2017年；方闻著，李维琨译：《超

越再现：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第139～197
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细审该卷建筑

图像，可知无论从构图到细节都反映出作者对

建筑制度和做法的稔熟，应与作者背景有密切

关系，相关问题已超出本文讨论范围，容另文

探讨。

[15]	� 以瓦件为例，各建筑歇山顶正脊两端皆施鸱

吻，垂脊端头施兽头，各戗脊端头用迦陵频伽

和偶数的蹲兽。其所见制度和形象，似与前述

《清明上河图》及《瑞鹤图》中的建筑形象有

较密切的关系。

[16]	�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宫室阁楼之

美—界画特展》第30、31、100、101页，台北

故宫博物院，2000年。

[17]	� 柴泽俊、贺大龙：《山西佛寺壁画》之“高平市

开化寺大雄宝殿宋代壁画”，第16～22页，文物

出版社，2006年。

[18]	� 岩山寺南殿壁画为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

御前承应画匠王逵等人所绘。参见傅熹年：

《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

建筑的初步分析》，见《中国古代建筑十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	� 柴泽俊：《山西永乐宫迁建亲临纪实》第30、
259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20]	� a .  榆林窟第3窟的年代学界尚有分歧。参见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

161～176页（《榆林窟的壁画艺术》），第245、
246页（图版163，图版说明158～164），文物出

版社，2018年。

	 b. 沙武田、李国：《敦煌莫高窟第3窟为西夏洞

窟考》，《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

	 c. 刘永增：《瓜州榆林窟第3窟的年代问题》，

《艺术设计研究》2014年第4期。

	 d . 赵声良：《榆林窟第3窟山水画初探》，见

《艺术史研究》（第1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年。

[21]	� 萧军：《永乐宫壁画》第182～258页，文物出版

社，2008年。

[22]	� 《梁思成全集》第七卷第279页。

[23]	� 同[ 3 ]。

[24]	�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元中都：1998—
2003年发掘报告》第366～379、222～228、
106～122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

[25]	� 柴泽俊：《山西永乐宫迁建亲临纪实》第35、
339页，彩色图版六九，文物出版社，2016年。

[26]	� a . 宿白：《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文物》

1962年第4、5合期。

	 b. 宿白：《永乐宫调查日记》，《文物》1963年
第8期。

	 c. 傅熹年：《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

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文物》1999年第

10期。

（责任编辑  刘  昶）

720�


